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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 10点左右，六合雄

州镇钱仓村凯斯特玩具厂工
人朱其桃下班回家，骑摩托
车带着一名女青年行至雄州
镇横塘村一公路弯口附近
时，迎面遇上了另一辆摩托
车，上面有两名年轻男子。而
惨剧就在这时发生。

两车速度飞快，眼看就
要迎头撞上了，两名驾驶员
迅速撇开车头试图避让，猝
不及防的避让，让后果更加
不堪设想———两车的油箱猛
烈地碰撞在了一起。瞬间，一
声巨响，油箱爆炸，巨大的火

球将摩托车和四人一下包
围。流淌出的汽油在路面上
形成一片火海。

四个人在火中剧烈挣
扎，朱其桃腿部被火焰包裹，

匍匐在满是燃烧汽油的地面
上，双手按在火里，拼命向路
边爬，手臂和胸前的皮肤烧
得“滋滋”作响。

摩托车后座的女青年由
于被甩出，受伤较轻。而另外
一辆摩托车上的两名男子。

从头到脚都被火烧着，很快
停止了挣扎，躺在熊熊燃烧
的汽油里，身体慢慢蜷缩成
一团。

由于正值朱其桃所在的
玩具厂下晚班，工友发现后，
奋力扑灭朱其桃身上的火

焰，并通知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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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负责人很快赶到，

用轿车将浑身皮肤烧焦的朱
其桃送往六合人民医院，另

一位受伤较轻的女青年也被
送往南化医院抢救。
“太惨了，另外两个人都

被烧成焦炭了。”一目击者
说，由于事发地点偏僻，救援
缺乏人手，无法采取更多营
救措施，只能先救受伤较轻

的人，眼睁睁看着另外两人
被烧得身躯越蜷越紧。
“天啊，这人怎么被烧成

这样了！”送朱其桃的车到达
六合人民医院后，引来一阵
惊呼。据当时正在医院办事
的徐长勇师傅描述，当时朱

其桃除了脸部，浑身血肉模
糊，胳膊和腿都蜷在了一起，
“大腿骨头都露出来了！”

朱其桃被抬上担架，医

院查看伤情后表示需要转
院。“玩具厂负责人让医院帮

助联系救护车，结果所有救
护车都在外执行任务，一时
无法回来。”徐师傅得知后，
立刻将朱其桃连担架抬上自
己的面包车，冲破夜色奔向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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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的路我不熟，只知

道省人民医院医疗条件不
错，想把伤者直接送到那
里。”徐师傅说，可当他电话
联系玩具厂负责人时，负责
人让他把伤者送到鼓楼医院

北院。
徐师傅不熟悉路，只能

一路开车一路不停地联系、
问路，直到手机欠费停机。无
奈，徐师傅打了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带路，结果司机把他
带到了下关区的南医二附

院。“救人要紧，不能再耽误
了！”徐师傅顾不了玩具厂负
责人的“指示”，将朱其桃抬
进了南医二附院急诊科，随
后医院迅速为其进行手术。

此时已经是晚上 11点
半左右。徐师傅说，在车上，

听到朱其桃痛苦的叫喊声越
来越微弱，心比针扎了还难
受。“可我当时表示就近找一
家大医院治疗时，伤者厂里
陪同过来的一个人竟说，‘我
们负责人让你送到哪，你就

送到哪’！”徐师傅表示，为
此耽误了不少救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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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记者在南医

二附院急诊科了解到，经过
输血 600毫升、专家手术救
治的朱其桃，还是没能挺过
生死攸关的一刻，在昨天下

午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医生表示，当时朱其桃全身
烧伤面积已达80%以上。

朱其桃的死讯，记者在
玩具厂负责人林某处也得到
了证实。对于为何非要将朱
其桃送往自己指定的医院，
林某表示他听说鼓楼医院北
院烧伤科条件很好，所以才
一再坚持。而目前正在南化

医院接受治疗的女青年亦为
玩具厂职工，目前暂无生命
危险。

随后，记者从六合交警
大队处了解到，事故中死伤
的四人均是六合本地人，由
于两辆摩托车碰撞导致油箱

爆炸，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事发下班回家的路上，

记者咨询了一律师。律师
表示，对于下班途中机动
车发生车祸的情况，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
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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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老人回家，东方出租汽
车公司车号为苏 A78677的
的哥陈立新不惜耽误将近 2
个小时的生意，把老人安全
送到派出所，车费都没要。

昨天下午 1：30，陈师傅
在金陵饭店附近载了一名老

人，上车后，老人要求一直往
前走，开到汉中门大桥附近

时，陈师傅再次询问老人要
去哪里，老人的回答是一直

往南走。就这样一直到了水
西门大街，老人改口要到 83
路车站，自己坐车回家。陈师
傅有些不放心，索性开车顺
着 83路路线走，把老人送到
目的地。一直到了83路车底
站，仍然没有找到老人要去

的地方。陈师傅感觉到有些

不对劲，拨打了 110，并下车
为老人买来了水和干粮，待

老人狼吞虎咽地吃完，民警
也到了。

因为老人神志有些不清
醒，民警没有问到任何信息，
只是说要回家。无奈之下，民
警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身份
证，原来这位迷路的老人姓

左，南京栖霞人，家里有 2个
儿子，并且根据身份证号码
查到老人小儿子工作单位，
与其取得了联系。见一切都
安顿好了，陈师傅心中的石
头也落下了，这时已经是下
午3：15了。老人的儿子在电

话里不停地道谢并说要当面
把路费和酬金给陈师傅。陈
师傅连忙说：“耽误生意不要
紧，车费？算了，算了！”说完
就急忙借口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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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上7点多，

市民刘先生准备把生病的女
儿琳琳（化名）送到医院，半
路上琳琳的病情突然恶化。川
流不息的车流中，始终没有一
辆车愿意停下来帮助他们。

刘先生的女儿琳琳出生
才三四个月，前天夜里，琳琳发

起了高烧。昨天早上7点40
分，刘先生和妻子抱着女儿打
算去儿童医院。半路上，女儿
突然不哭闹了，浑身抽搐、发
烫。夫妻俩急得手足无措，妻
子站在路边挥手拦车，可时值
早高峰期间，再加上天又下

雨，哪有空的出租车？
妻子心急如焚，干脆拦住

一辆私家车。“我女儿生病
了，现在很难打车，麻烦您能
否送我们去医院……” 还没
等刘先生说完，司机就摆摆
手，摇上车窗开走了。刘先生

撑着伞，抱着女儿，无奈地看
着一辆辆车在身边穿梭。

正当两人不知所措时，一
辆出租车停下，“发生什么事
了。”中北的士公司的姐刘巧

梅探出头来问。见孩子昏迷，
刘的姐赶忙下车开门，让抱

着孩子的刘先生上车。从小
市到儿童医院的这一路上，
不仅车多路堵，而且红绿灯
也多。刘巧梅比刘先生夫妇
还急，一路急驰。

半路上遇到不少红灯，有
的要等一分多钟。刘巧梅从
后车镜中看到刘先生夫妻焦
急的神态，她一咬牙，“闯！”
从没闯过红灯的刘巧梅踩下
了油门。

8点 16分，出租车到达

儿童医院门前。刘先生刚准
备掏钱，刘巧梅挥挥手：“赶
快带孩子进去，别掏钱了。”
刘先生连连道谢，还表示，如
果刘的姐因为闯红灯而被
罚，由他负责。说完就抱着琳
琳往急诊室奔去。昨天下午，

琳琳脱离危险，回到家中。
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热

心助人的刘巧梅却一直回
避，电话中，她只是对记者
说：“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遇到
这种情况，都应该这样做
的。”%\TUV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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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快一个月了，在被扫地出
门后，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
是能有个栖身之所。

刘林28岁，南京人，结
婚四年，因“感情不合”又
离了婚。不过回想起来，能
够讨到以前的那个老婆，也

算是缘分。
刘林跟前妻王亚是在

1996年认识的，当时刘林
还是高一学生，那个年代正
是流行笔友的时候，就像现
在流行网友一样。刘林在一
本杂志上看到了王亚的征

笔友信息，就写了一封信过
去，自此两人交往日渐频
繁。但刘林从来没有想到
过，王亚会成为他的妻子。

王亚的家在雨花台区，
是农村户口。毕业后，两人

都没有考上大学，通信的次
数便渐渐少了，只是偶尔通

一次电话。时间就这么到了
2001年的8月份，在一次
通电话的过程中，刘林突然
有一个冲动，想要见见王
亚。王亚答应了，恋爱从此
开始。

2001年9月17日，王

亚的母亲因病去世，按照当
地的习俗，王亚如果在母亲
过世当年不结婚的话，她就
必须要在三年后才能嫁人。
于是，王亚跟家人商量了之
后，于母亲去世后的不久便

跟刘林办了结婚筵席，不
久，两人又去补办了结婚
登记。但是，成了王亚丈
夫的刘林是王家的上门女
婿，户口也迁到了王亚的
家里。2004年，王亚为刘
林生了一个女儿，孩子也随

母亲姓。
但两人的婚姻生活并

没有长久。2007年4月份，
刘林与王亚离婚了，孩子由
母亲王亚来抚养，而王亚则
在离婚一个月后，拿2万元
给刘林。离婚之后，刘林便
没有了栖身之所，因为他的
父母跟哥哥在一起住，而哥

哥家小小的房子显然容不
下他。
“我现在的户口还在

前妻的房子里，我能不能另
立一个户，好申请宅基地建
个房子？”面对刘林的这一
想法，上海光明律师事务所

南京分所律师许辉认为，刘
林已经离婚，他完全可以到
派出所把户口分出来，然后
凭这独立的户口，向当地政
府申请宅基地，建造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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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昨天下午 1点多

钟，在迈皋桥某豆浆店，一名一
岁的小孩被外婆带着到豆浆店
买豆浆喝。拿了袋豆浆，走出大
门没几米，小孩就吸出了一根铁
丝，幸亏只是划破了嘴角，豆浆
店带着孩子到医院检查后，赔偿
100块钱。

当时，孩子捧着豆浆刚喝到
口中，就大叫了一声，眼尖的外
婆马上发现孩子口中有一根细
小的铁丝，赶紧拔了出来。外婆
抱着孩子回到店里讨说法，可豆
浆店却不承认铁丝是在他们的
豆浆里发现的。最后外婆找到豆

浆机的过滤器，发现过滤网上少
了一根细小的铁丝。“看看，你
们这下没话说了吧？”外婆指着
过滤网反问。豆浆店工作人员只
得赔礼道歉。

在外婆的坚持下，豆浆店带
着孩子到医院做了检查。查实没

有别的大问题，只是划破了一点
皮，外婆这才放下心来。“吓死
我了，幸亏孩子没什么事，要不
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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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茜似乎低估了南京

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力。
虽然报名工作才刚刚启动，

已经有近20名女性打电话来表
示想试试看。一位姓江的小姐通
过电话告诉记者，她在一家外企
工作。在 1912的酒吧里，她第
一次看到了钢管舞。“我觉得很

过瘾。当时有种冲上去跳一把的
念头。我觉得这或许是个解压的
好方法，顺便可以健健身。”

而一位张姓女子则羞涩地
表示，她想学钢管舞是希望能讨
男友欢心，增加自己女性魅力。

她告诉记者，有次她和男友
去汉中路的一家酒吧，看一个女

的跳钢管舞，十分性感火辣。“男
友不断地夸‘正点’。我心里当时
就不是滋味。我想，或许我可以试
试看，说不定学会了钢管舞，我也
可以像她一样性感。”

除了白领，有一位舞蹈系的
学生也表示愿意来试试看。“我

有舞蹈基础，学习起来应该不
难。这个没什么，只要把钢管舞
看作舞蹈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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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认为钢管舞有伤风化、难

登大雅之堂的仍大有人在。记者
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个市民，年
轻男士普遍表示：爱人可以学习

后回家跳给自己看，“但最好别
学，总觉得不正经。”而几位中年
女子的反应则比较激烈：“我小孩
要是学这个，我打断她腿。什么健
身舞？钢管舞一跳，就成舞娘了。”

南京艺术学院舞蹈专业的
张黎（BC）则表示，可以对钢

管舞宽容一些。“钢管舞不过是
美国中下层社会的民间舞蹈，它
本身并不是罪恶的，没必要把它
当作洪水猛兽。”她坦言，班上
的同学也有私下里学跳钢管舞
的。“剔除挑逗的眼神和火辣的
性暗示，钢管舞和健美操或其他

舞蹈没什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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